
张作霖，

1875

年

3

月

19

日生于辽宁海城县北小洼村。

早年父亲暴卒，他早早地就品

尝到了人间的艰辛，也曾厮混

于赌场，也曾提篮小卖，也曾

投身军营， 也曾干过兽医，最

终落草为寇。 那土匪也不是好

干的， 张作霖使尽了浑身解

数，才拉起了一支几十人的队

伍，离出人头地，还差得远呢。

绿林招安

他开始另想出路

:

“自古造

反招安是升官发财的终南捷

径， 干绿林绝没有大出息，到

头来瓦罐不离井上破，将军难

免阵中亡， 不是被官府剿灭，

就是遭同道黑手，两者必居其

一。 ”于是，他设局绑架了盛京

将军増祺的三姨太，借机表明

愿接受招安。 增祺立马奏明朝

廷， 又去书新民府知府增韫，

让他着手收编张作霖旧部。

张作霖没有让朝廷失望，

向昔日的绿林兄弟亮出了刀

子，接连灭了海沙子、张海乐、

陈殿文、李二皇上、侯老疙瘩

等十几股土匪。 不久，张作霖

官星高照，连升数级，成了奉

天省巡防营前路统领，从一介

普通军官成为省城军界的实

力人物。

见风使舵

辛亥革命爆发后， 东北

也是政局动荡，这时的张作霖

已是关外练兵大臣， 赏戴花

翎。 朝廷如此皇恩浩荡，就指

望张作霖能知恩图报。 张作霖

从来不是大清朝的忠臣，眼见

清王朝气息奄奄，他才不会殉

葬呢

:

“妈拉个巴子， 这江山姓

爱新觉罗， 又不是我老张家

的。 ”所以，当袁世凯将溥仪小

皇帝逼出了紫禁城，他只是袖

手旁观。 不久，又主动上折，表

示臣服

:

“愿负弩前驱， 惟大总

统马首是瞻。 ”

最初袁世凯对张作霖也

是抱有警惕的，因为奉军不属

于北洋嫡系， 所以必须裁抑，

但张作霖已尾大不掉，急切间

奈何他不得，因此使出了一招

调虎离山、 明升暗降之计，由

陆军部发表张作霖为护军使，

开赴蒙古。 接到命令，张作霖

大怒，拒不就职，他提醒袁世

凯， 不要玩花样

:

“中央欲以护

军使、将军等职相待，此等牢

笼手段，施之别人则可，施之

作霖则不可。 ”他甚至对目前

的地位也不满意，要弄个奉天

都督干干。

面对张作霖的强硬，袁世

凯始料未及。 但张作霖也不是

尽玩硬的， 他派人带着厚礼，

找到已调任回京的老上司赵

尔巽为他在袁世凯面前说项，

赵尔巽是个老官僚，说出话来

滴水不漏， 句句打动袁世凯

:

“嗬，那张作霖是个粗人，大总

统不必与他计较，这个人不像

孙文，有什么高尚理想，他是

有奶便是娘， 只要以利饵之，

就会死心塌地跟着大总统走

的。 ”袁世凯暗暗点头，如果张

作霖真是个见利忘义的人，倒

不可怕， 大不了多扔几块骨

头。 于是他拍了一份电报，召

张作霖进京，要当面考察。 只

要看出对方脑后有反骨，立斩

无疑。

张作霖也知道袁世凯心

狠手辣，但不敢不应召，否则

袁世凯定不饶他。 他一路上忧

心忡忡，到了京城，大把撒银

子，将袁世凯身边的人收买个

遍，于是大家都夸张作霖是个

够朋友的汉子。 袁世凯召见张

作霖的地点是在中南海的怀

仁堂。 刚一见面，张作霖就扑

通跪了下去， 磕头如捣蒜一

般，只差呼万岁了。 礼多人不

怪，这一通头磕得袁世凯大为

舒畅，于是拉起张作霖坐下叙

话，未谈上几句，袁世凯差点

笑出了声，这张作霖果然是个

粗人，左一句“妈拉个巴子”，

右一句“操他个祖宗”，活脱脱

一个山大王形象。 袁世凯此时

警惕全无，他让人拿过一把军

刀，递给张作霖

:

“从此以后，东

北的事情就靠雨亭兄多费心

了。 ”

至此，张作霖的神经才松

弛下来，在当今世上，能和袁

世凯斗心眼而不落下风者，寥

寥无几，他张作霖算一个。 在

他的百般钻营下，袁世凯终于

任命他为暂时署督理奉天军

务并兼巡按使，成了名正言顺

的奉天第一人。

浑水摸鱼

张作霖虽出身草莽，却懂

得爱惜人才。 平心而论，他有

别于一般的山大王，并不是只

醉心于打家劫舍的勾当。 他有

野心，有抱负，向往着干一番

轰轰烈烈的事业。 他踌躇满

志，白山黑水已经容纳不了他

的野心，关内的大好河山吸引

着他。 张作霖不满足只做一个

“东北王”。

不久，他就寻到了插手中

央的机会， 直皖两系发生矛

盾。 刚由皖系捧上台的北京政

府大总统徐世昌连忙请来张

作霖当调解人。 张作霖得意洋

洋地来到了北京，他这个调解

人有点偏心，骨子里是倾向直

系的，所以，他也顺着直系提

出的解决争端的意见，要求罢

免徐树铮。 见张作霖如此偏袒

直系，徐树铮牙一咬，起了杀

心， 幸好段祺瑞不忍下手，张

作霖这才抽身逃掉。 死里逃生

的张作霖不禁怒从心中起，立

马和直系结成同盟，以“清君

侧” 的名义要求罢免徐树铮，

向皖系宣战。 直皖战争由此爆

发， 奉系虽然也加入了战团，

但张作霖取巧惯了， 吩咐部

队， 只在一旁鼓噪呐喊即可，

苦活重活全留给吴佩孚去干。

战事进行得异常顺利，吴

佩孚不愧“常胜将军”的美誉，

只五天就将皖系军队打得落

花流水，一直在作壁上观的奉

军也顺势痛打落水狗，带兵的

首领张景惠高声大嚷

:

“弟兄们

手脚放麻利些，把老段的家当

都给我划拉过来。 ”这一票，张

作霖赚大了，皖系停在南苑机

场的十二架飞机都被他弄进

了关外，军火辎重装满了百十

节车皮，就连两个探照灯也从

直军手中抢过来。 气得吴佩孚

大骂

:

“真碰上了群活土匪，连

两个破灯都不放过。 ”随着皖

系集团的衰弱，曹锟、张作霖

成了执掌北京政府的双驾马

车，两人还结成了儿女亲家。

对于曹锟，张作霖并不放

在心上， 此人不过中人之资，

平庸得很，倒是他手下大将吴

佩孚不好糊弄。 因此三番五次

挑拨曹吴的关系，每逢他与吴

佩孚发生争执，总是逼着曹锟

表态

:

“是亲戚亲， 还是吴佩孚

亲？ ”别看曹锟资质平庸，但他

心知肚明，眼前的一切都是吴

佩孚打出来的，所以他绝不答

张作霖的腔， 只是嘿嘿一笑，

不置可否。

张作霖与吴佩孚的矛盾

迅速升级， 他向曹锟要求，约

束吴佩孚的职权，让出直系平

汉线以北的地盘，让梁士诒内

阁复职。 张作霖知道这三个条

件曹锟一条都不能接受，他要

的就是这个效果，让曹锟主动

翻脸，他相信以自己的实力能

摆平直系，这江山得由他张某

人一人坐着才过瘾。

战幕徐徐拉开，这一仗打

得异常激烈，奉军本来实力上

占有优势， 但吴佩孚更会用

兵，尤其是将炮兵指挥得出神

入化。 剽悍善战的东北军在吴

佩孚面前失去了自信，满盘皆

输。 幸亏少帅张学良和大将郭

松龄带着奉军主力第三军、第

五军在山海关门口拼死抵抗，

不然吴秀才真能端了张作霖

的老窝。

望着溃败的队伍，张作霖

心中滴血，这是他出道以来遭

遇的最大失败，原以为可以逐

鹿中原争天下，却没料被吴佩

孚一巴掌扇回了老家。 这反而

激起了他的争雄好胜之心，他

要报这一箭之仇。 于是卧薪尝

胆，整军经伍，治理地方。 王永

江果然是个人才，没冤枉张作

霖为了他得罪了昔日好友汤

玉麟，将奉天省治理得井井有

条，数年之间，不仅将奉天省

所欠外债全部还清，钱库里还

存了

1100

多万， 喜得张作霖

逢人便讲， 养着个王永江，就

像供着个“财神爷”。

美梦成真

张作霖这边磨刀霍霍，那

边的曹锟政权却是纸醉金迷，

还弄出了“贿选总统”的丑剧。

吴佩孚则打着“武力统一”的

旗号，到处树敌。 张作霖看着

复仇的时机成熟， 挥兵跃马，

向曹锟发出挑战书。 吴佩孚冷

冷一笑

:

“手下败将， 何足逞

勇。 ”他也太托大了，以为可以

一举荡平奉军，连个周密的作

战计划都没有，就匆匆领兵上

阵。 战至正酣处，直系大将冯

玉祥却因为与吴佩孚的矛盾

而暗中和奉军勾搭， 阵前反

戈，发动“北京政变”。 变生肘

腋， 曹锟连反抗的机会都没

有，束手就擒，成了阶下囚。 这

一突然变故，让吴佩孚猝不及

防， 直军战线也就此土崩瓦

解。“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

郎今又来。 ”张作霖好解气，好

得意，敲着得胜鼓，再度进京。

一个马贼，竟然成了北京的主

人。

待奉军大举入关后，他又

硬生生将冯玉祥逼出了北京，

他不喜欢卧榻之旁有人酣睡。

冯玉祥又岂是吃素的，他竟将

奉军大将郭松龄拉到了自己

一边，给张作霖来了个透心一

枪。 郭松龄是奉军中的实力

派，他掌握的第三军团是奉军

的绝对主力，与少帅张学良情

同手足，为莫逆之交。

郭松龄反戈，张作霖又惊

又怕，一腔火都发到了张学良

身上， 曾公开发电曰

:

“我与张

学良今生父子，前世冤仇。 ”他

甚至有点怀疑张学良是否和

郭松龄串通一气，于是致电儿

子，竟称

:

“汉卿先生阁下，我能

不死吗？ ”接到电报，张学良吓

了一跳，哪有老子称儿子为先

生的， 他知道父亲误解他了，

急得立即上了前线，和昔日挚

友拼了个你死我活，以此洗刷

所受的冤屈。

张作霖老了，通过郭松龄

事件，可以看出他已不复往日

的那种机警，那种天不怕地不

怕的泼皮劲。 他举棋不定、一

夕三惊，全没有了三军主帅的

沉稳， 好几次准备通电下野，

甚至要烧了大帅府逃命。 日本

人乘他六神无主之时，提出一

连串苛刻要求，表示只要张作

霖能够满足他们的条件，关东

军将解决目前的局面。“火烧

眉毛顾眼前”， 张作霖忙不迭

地点头， 也不去考虑其中厉

害。 日本人见他答应得爽快，

于是出兵干涉，先阻其进兵路

线，复乘奉郭双方在巨流河会

战之时袭扰，终于导致郭部功

败垂成，让张作霖躲过一劫。

然而张作霖内心并不轻

松，他和日本人签订的那份密

约像块石头压得他喘不过气，

王永江跺着脚责备说

:

“大帅欠

考虑了，这份条约就跟‘二十

一条’差不多呀，一旦公布，还

不被老百姓给骂死。 ”“狗日的

给小日本骗了， 不过那个时

候，明知它是杯毒药，也得仰

着脖子喝呀。 ”张作霖无奈地

拍着自己的脑门说。 见王永江

还是不能释然， 他安慰说

:

“到

时候我们给他来个不认账，就

说我姓张的一人说了不算，还

要议会批准。 大不了，日本人

说我耍赖而已。 ”王永江摇摇

头，“怕是日本人不好缠啊。 ”

悔不当初

日本人趁火打劫，张作霖

悔不当初。 转眼间， 已到了

1928

年的初夏，张作霖这段日

子过得好心烦，虽然前不久被

部下推戴为“中华民国陆海军

大元帅”， 组织起北洋军阀最

后一个小朝廷———安国军政

府，过了把“皇帝”瘾，但总让

人有种沐猴而冠的感觉。 那天

“登基”典礼上，在北京的外国

公使对张作霖根本不在乎，到

场祝贺的寥寥无几，即便来了

也是便衣简从，嘻嘻哈哈。 他

们都把眼睛盯向了成立不久

的南京政府， 以为它潜力无

限，将是未来的中国主宰。 张

作霖想到这里就生出后悔，两

年前发动北伐时，他以为有吴

佩孚、 孙传芳在前面顶缸，乐

得坐山观虎斗， 收渔人之利，

没有加入战团。 没想到北伐军

各个击破，不到两年的时间就

打到了他的帐前，奉军全线崩

溃，已呈兵败如山倒之势。 当

年平定郭松龄造反时写下的

那纸卖国协定，日本人要求他

立刻兑现。 日本公使芳泽诱惑

他说，只要大元帅满足了大日

本帝国的要求， 有什么困难，

大日本帝国不会袖手旁观的。

张作霖这次不上当了，他

曾对人说:“做马贼， 做土匪都

无关紧要， 成则为王败则贼，

混出了名堂就一切都好说。 但

千万不能做汉奸，那是死后留

骂名的。 ”从他的内心里，也并

不在乎日本人，不过是利用而

已，为了达到目的，有时不免

抛出点甜头， 让对方上钩，但

是否兑现又是一回事了。

芳泽公使耐住性子

:

“贵国

有句古话，君子一言，驷马难

追……”张作霖摆手打断了芳

泽的话

:

“我不是君子， 你们背

后都骂我是马贼，为什么要跟

马贼打交道？ ”芳泽也恼火起

来

:

“似大帅这般无信无义，大

日本帝国将考虑采取断然措

施。 ”张作霖不怒反笑

:

“你想吓

唬我？ 老子当年刀头上舔血，

死人堆里打滚，什么样的阵仗

没见过？你明天宣战都可以。 ”

说完就走，将芳泽晾在一旁。

晚上，张作霖又让秘书起

草了一份通知，要求日本侨民

在接到通知的第二天十二点

之前一律撤出东北， 过了时

限，东北当局将一概不负责其

安全。 这无疑是向日本开战的

信号。 芳泽反而慌了手脚，第

二天一大早他就来到大帅府，

劈头就问

:

“难道你真要打仗，

准备打多少年，是不是要打个

十年八年的？ ”说这话时，他的

声音都打颤。 没想到张作霖却

是不真不假地回答道

:

“没年

头，头天打仗，第二天我死了，

也就不管了。 ”“大帅今后可不

能这般将大事当儿戏，会造成

大误会的。 ”芳泽揉着心口，才

觉得踏实了不少。

然而，“弱国无外交”。 张

作霖的这些雕虫小技只能得

逞一时， 不幸如王永江所言

:

“日本人不好缠啊”。 他们步步

紧逼， 尽管张作霖一再拖延，

撒泼耍赖，但最终还是签订了

出卖东北路权的密约。 据说张

作霖签字时浑身都在发抖，毕

竟天良未泯，内心有愧，他在

心里狠狠骂道

:

“狗日的小日本

让我没脸见祖宗了，待老子哪

天缓过气来， 来个死活不认

账，又能怎么着？ ”张作霖的态

度不断地反馈到日本的政军

两界，他们一致认为，张作霖

不易驯服，尤其是关东军的一

批“少壮派”军人，提议干脆对

张作霖实行“肉体上的消灭”，

乘乱占有东三省。 关东军高级

参谋河本大佐是个狂热的军

国主义分子，他已经打听到了

张作霖乘坐的专列运行路线

和出发时间，一个罪恶的计划

开始酝酿……

1928

年

6

月

3

日晚，月色

如水，张作霖终于离开了中南

海。 临行前，奉天宪兵司令齐

恩铭打来电报，提醒他日本人

最近在老道口一带有异动，请

大帅注意安全。 张作霖不以为

然，还回电训斥。 当时，张学良

也在一旁劝道，不如改乘汽车

从古北口出关，张作霖摆摆手

:

“不要大惊小怪， 一路上都是

自家兄弟守卫， 可以放心的，

走公路太颠簸，我这把老骨头

会被抖散了架喽。 ”

一代枭雄张作霖终于没

能逃过日本人的黑手，他坐的

列车在皇姑屯被炸，他的生死

兄弟、东北第二号人物吴俊升

当场被一根大铁钉穿脑而死。

张作霖双腿被炸断， 血流不

止，被齐恩铭等人紧急送回大

帅府抢救。 他虽然身负重伤，

但神志清醒，硬挺着交待了后

事

:

“我受伤太重， 两条腿都没

了，恐怕不行了！ 让小六子快

回来，要以国家为重，好好地

干， 我这臭皮囊不算什么，叫

小六子快回沈阳！ ”

爆炸发生

5

个小时后，东

北王张作霖因伤势过重，抢救

无效死去。 张作霖死后，大帅

府按照他事先的安排，秘不发

丧，直到张学良装扮成士兵模

样， 从关内前线赶回沈阳，大

帅府才正式宣布张作霖的死

讯。（上图为张作霖照片，下图

为张作霖被炸现场）

（摘自《民国十大军阀大

结局》）

巧施“捉放曹”之计，变匪为官，为飞黄腾达打下基础；在一代奸雄袁世凯面前做戏，竟能瞒天过海；胸怀

天下，为人才不惜得罪以前的生死兄弟；最终被日本人精心算计，要了他的性命。

张作霖，

1875

年

3

月

19

日生于辽宁海城县北小洼村。

早年父亲暴卒，他早早地就品

尝到了人间的艰辛，也曾厮混

于赌场，也曾提篮小卖，也曾

投身军营， 也曾干过兽医，最

终落草为寇。 那土匪也不是好

干的， 张作霖使尽了浑身解

数，才拉起了一支几十人的队

伍，离出人头地，还差得远呢。

绿林招安

他开始另想出路

:

“自古造

反招安是升官发财的终南捷

径， 干绿林绝没有大出息，到

头来瓦罐不离井上破，将军难

免阵中亡， 不是被官府剿灭，

就是遭同道黑手，两者必居其

一。 ”于是，他设局绑架了盛京

将军増祺的三姨太，借机表明

愿接受招安。 增祺立马奏明朝

廷， 又去书新民府知府增韫，

让他着手收编张作霖旧部。

张作霖没有让朝廷失望，

向昔日的绿林兄弟亮出了刀

子，接连灭了海沙子、张海乐、

陈殿文、李二皇上、侯老疙瘩

等十几股土匪。 不久，张作霖

官星高照，连升数级，成了奉

天省巡防营前路统领，从一介

普通军官成为省城军界的实

力人物。

见风使舵

辛亥革命爆发后， 东北

也是政局动荡，这时的张作霖

已是关外练兵大臣， 赏戴花

翎。 朝廷如此皇恩浩荡，就指

望张作霖能知恩图报。 张作霖

从来不是大清朝的忠臣，眼见

清王朝气息奄奄，他才不会殉

葬呢

:

“妈拉个巴子， 这江山姓

爱新觉罗， 又不是我老张家

的。 ”所以，当袁世凯将溥仪小

皇帝逼出了紫禁城，他只是袖

手旁观。 不久，又主动上折，表

示臣服

:

“愿负弩前驱， 惟大总

统马首是瞻。 ”

最初袁世凯对张作霖也

是抱有警惕的，因为奉军不属

于北洋嫡系， 所以必须裁抑，

但张作霖已尾大不掉，急切间

奈何他不得，因此使出了一招

调虎离山、 明升暗降之计，由

陆军部发表张作霖为护军使，

开赴蒙古。 接到命令，张作霖

大怒，拒不就职，他提醒袁世

凯， 不要玩花样

:

“中央欲以护

军使、将军等职相待，此等牢

笼手段，施之别人则可，施之

作霖则不可。 ”他甚至对目前

的地位也不满意，要弄个奉天

都督干干。

面对张作霖的强硬，袁世

凯始料未及。 但张作霖也不是

尽玩硬的， 他派人带着厚礼，

找到已调任回京的老上司赵

尔巽为他在袁世凯面前说项，

赵尔巽是个老官僚，说出话来

滴水不漏， 句句打动袁世凯

:

“嗬，那张作霖是个粗人，大总

统不必与他计较，这个人不像

孙文，有什么高尚理想，他是

有奶便是娘， 只要以利饵之，

就会死心塌地跟着大总统走

的。 ”袁世凯暗暗点头，如果张

作霖真是个见利忘义的人，倒

不可怕， 大不了多扔几块骨

头。 于是他拍了一份电报，召

张作霖进京，要当面考察。 只

要看出对方脑后有反骨，立斩

无疑。

张作霖也知道袁世凯心

狠手辣，但不敢不应召，否则

袁世凯定不饶他。 他一路上忧

心忡忡，到了京城，大把撒银

子，将袁世凯身边的人收买个

遍，于是大家都夸张作霖是个

够朋友的汉子。 袁世凯召见张

作霖的地点是在中南海的怀

仁堂。 刚一见面，张作霖就扑

通跪了下去， 磕头如捣蒜一

般，只差呼万岁了。 礼多人不

怪，这一通头磕得袁世凯大为

舒畅，于是拉起张作霖坐下叙

话，未谈上几句，袁世凯差点

笑出了声，这张作霖果然是个

粗人，左一句“妈拉个巴子”，

右一句“操他个祖宗”，活脱脱

一个山大王形象。 袁世凯此时

警惕全无，他让人拿过一把军

刀，递给张作霖

:

“从此以后，东

北的事情就靠雨亭兄多费心

了。 ”

至此，张作霖的神经才松

弛下来，在当今世上，能和袁

世凯斗心眼而不落下风者，寥

寥无几，他张作霖算一个。 在

他的百般钻营下，袁世凯终于

任命他为暂时署督理奉天军

务并兼巡按使，成了名正言顺

的奉天第一人。

浑水摸鱼

张作霖虽出身草莽，却懂

得爱惜人才。 平心而论，他有

别于一般的山大王，并不是只

醉心于打家劫舍的勾当。 他有

野心，有抱负，向往着干一番

轰轰烈烈的事业。 他踌躇满

志，白山黑水已经容纳不了他

的野心，关内的大好河山吸引

着他。 张作霖不满足只做一个

“东北王”。

不久，他就寻到了插手中

央的机会， 直皖两系发生矛

盾。 刚由皖系捧上台的北京政

府大总统徐世昌连忙请来张

作霖当调解人。 张作霖得意洋

洋地来到了北京，他这个调解

人有点偏心，骨子里是倾向直

系的，所以，他也顺着直系提

出的解决争端的意见，要求罢

免徐树铮。 见张作霖如此偏袒

直系，徐树铮牙一咬，起了杀

心， 幸好段祺瑞不忍下手，张

作霖这才抽身逃掉。 死里逃生

的张作霖不禁怒从心中起，立

马和直系结成同盟，以“清君

侧” 的名义要求罢免徐树铮，

向皖系宣战。 直皖战争由此爆

发， 奉系虽然也加入了战团，

但张作霖取巧惯了， 吩咐部

队， 只在一旁鼓噪呐喊即可，

苦活重活全留给吴佩孚去干。

战事进行得异常顺利，吴

佩孚不愧“常胜将军”的美誉，

只五天就将皖系军队打得落

花流水，一直在作壁上观的奉

军也顺势痛打落水狗，带兵的

首领张景惠高声大嚷

:

“弟兄们

手脚放麻利些，把老段的家当

都给我划拉过来。 ”这一票，张

作霖赚大了，皖系停在南苑机

场的十二架飞机都被他弄进

了关外，军火辎重装满了百十

节车皮，就连两个探照灯也从

直军手中抢过来。 气得吴佩孚

大骂

:

“真碰上了群活土匪，连

两个破灯都不放过。 ”随着皖

系集团的衰弱，曹锟、张作霖

成了执掌北京政府的双驾马

车，两人还结成了儿女亲家。

对于曹锟，张作霖并不放

在心上， 此人不过中人之资，

平庸得很，倒是他手下大将吴

佩孚不好糊弄。 因此三番五次

挑拨曹吴的关系，每逢他与吴

佩孚发生争执，总是逼着曹锟

表态

:

“是亲戚亲， 还是吴佩孚

亲？ ”别看曹锟资质平庸，但他

心知肚明，眼前的一切都是吴

佩孚打出来的，所以他绝不答

张作霖的腔， 只是嘿嘿一笑，

不置可否。

张作霖与吴佩孚的矛盾

迅速升级， 他向曹锟要求，约

束吴佩孚的职权，让出直系平

汉线以北的地盘，让梁士诒内

阁复职。 张作霖知道这三个条

件曹锟一条都不能接受，他要

的就是这个效果，让曹锟主动

翻脸，他相信以自己的实力能

摆平直系，这江山得由他张某

人一人坐着才过瘾。

战幕徐徐拉开，这一仗打

得异常激烈，奉军本来实力上

占有优势， 但吴佩孚更会用

兵，尤其是将炮兵指挥得出神

入化。 剽悍善战的东北军在吴

佩孚面前失去了自信，满盘皆

输。 幸亏少帅张学良和大将郭

松龄带着奉军主力第三军、第

五军在山海关门口拼死抵抗，

不然吴秀才真能端了张作霖

的老窝。

望着溃败的队伍，张作霖

心中滴血，这是他出道以来遭

遇的最大失败，原以为可以逐

鹿中原争天下，却没料被吴佩

孚一巴掌扇回了老家。 这反而

激起了他的争雄好胜之心，他

要报这一箭之仇。 于是卧薪尝

胆，整军经伍，治理地方。 王永

江果然是个人才，没冤枉张作

霖为了他得罪了昔日好友汤

玉麟，将奉天省治理得井井有

条，数年之间，不仅将奉天省

所欠外债全部还清，钱库里还

存了

1100

多万， 喜得张作霖

逢人便讲， 养着个王永江，就

像供着个“财神爷”。

美梦成真

张作霖这边磨刀霍霍，那

边的曹锟政权却是纸醉金迷，

还弄出了“贿选总统”的丑剧。

吴佩孚则打着“武力统一”的

旗号，到处树敌。 张作霖看着

复仇的时机成熟， 挥兵跃马，

向曹锟发出挑战书。 吴佩孚冷

冷一笑

:

“手下败将， 何足逞

勇。 ”他也太托大了，以为可以

一举荡平奉军，连个周密的作

战计划都没有，就匆匆领兵上

阵。 战至正酣处，直系大将冯

玉祥却因为与吴佩孚的矛盾

而暗中和奉军勾搭， 阵前反

戈，发动“北京政变”。 变生肘

腋， 曹锟连反抗的机会都没

有，束手就擒，成了阶下囚。 这

一突然变故，让吴佩孚猝不及

防， 直军战线也就此土崩瓦

解。“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

郎今又来。 ”张作霖好解气，好

得意，敲着得胜鼓，再度进京。

一个马贼，竟然成了北京的主

人。

待奉军大举入关后，他又

硬生生将冯玉祥逼出了北京，

他不喜欢卧榻之旁有人酣睡。

冯玉祥又岂是吃素的，他竟将

奉军大将郭松龄拉到了自己

一边，给张作霖来了个透心一

枪。 郭松龄是奉军中的实力

派，他掌握的第三军团是奉军

的绝对主力，与少帅张学良情

同手足，为莫逆之交。

郭松龄反戈，张作霖又惊

又怕，一腔火都发到了张学良

身上， 曾公开发电曰

:

“我与张

学良今生父子，前世冤仇。 ”他

甚至有点怀疑张学良是否和

郭松龄串通一气，于是致电儿

子，竟称

:

“汉卿先生阁下，我能

不死吗？ ”接到电报，张学良吓

了一跳，哪有老子称儿子为先

生的， 他知道父亲误解他了，

急得立即上了前线，和昔日挚

友拼了个你死我活，以此洗刷

所受的冤屈。

张作霖老了，通过郭松龄

事件，可以看出他已不复往日

的那种机警，那种天不怕地不

怕的泼皮劲。 他举棋不定、一

夕三惊，全没有了三军主帅的

沉稳， 好几次准备通电下野，

甚至要烧了大帅府逃命。 日本

人乘他六神无主之时，提出一

连串苛刻要求，表示只要张作

霖能够满足他们的条件，关东

军将解决目前的局面。“火烧

眉毛顾眼前”， 张作霖忙不迭

地点头， 也不去考虑其中厉

害。 日本人见他答应得爽快，

于是出兵干涉，先阻其进兵路

线，复乘奉郭双方在巨流河会

战之时袭扰，终于导致郭部功

败垂成，让张作霖躲过一劫。

然而张作霖内心并不轻

松，他和日本人签订的那份密

约像块石头压得他喘不过气，

王永江跺着脚责备说

:

“大帅欠

考虑了，这份条约就跟‘二十

一条’差不多呀，一旦公布，还

不被老百姓给骂死。 ”“狗日的

给小日本骗了， 不过那个时

候，明知它是杯毒药，也得仰

着脖子喝呀。 ”张作霖无奈地

拍着自己的脑门说。 见王永江

还是不能释然， 他安慰说

:

“到

时候我们给他来个不认账，就

说我姓张的一人说了不算，还

要议会批准。 大不了，日本人

说我耍赖而已。 ”王永江摇摇

头，“怕是日本人不好缠啊。 ”

悔不当初

日本人趁火打劫，张作霖

悔不当初。 转眼间， 已到了

1928

年的初夏，张作霖这段日

子过得好心烦，虽然前不久被

部下推戴为“中华民国陆海军

大元帅”， 组织起北洋军阀最

后一个小朝廷———安国军政

府，过了把“皇帝”瘾，但总让

人有种沐猴而冠的感觉。 那天

“登基”典礼上，在北京的外国

公使对张作霖根本不在乎，到

场祝贺的寥寥无几，即便来了

也是便衣简从，嘻嘻哈哈。 他

们都把眼睛盯向了成立不久

的南京政府， 以为它潜力无

限，将是未来的中国主宰。 张

作霖想到这里就生出后悔，两

年前发动北伐时，他以为有吴

佩孚、 孙传芳在前面顶缸，乐

得坐山观虎斗， 收渔人之利，

没有加入战团。 没想到北伐军

各个击破，不到两年的时间就

打到了他的帐前，奉军全线崩

溃，已呈兵败如山倒之势。 当

年平定郭松龄造反时写下的

那纸卖国协定，日本人要求他

立刻兑现。 日本公使芳泽诱惑

他说，只要大元帅满足了大日

本帝国的要求， 有什么困难，

大日本帝国不会袖手旁观的。

张作霖这次不上当了，他

曾对人说:“做马贼， 做土匪都

无关紧要， 成则为王败则贼，

混出了名堂就一切都好说。 但

千万不能做汉奸，那是死后留

骂名的。 ”从他的内心里，也并

不在乎日本人，不过是利用而

已，为了达到目的，有时不免

抛出点甜头， 让对方上钩，但

是否兑现又是一回事了。

芳泽公使耐住性子

:

“贵国

有句古话，君子一言，驷马难

追……”张作霖摆手打断了芳

泽的话

:

“我不是君子， 你们背

后都骂我是马贼，为什么要跟

马贼打交道？ ”芳泽也恼火起

来

:

“似大帅这般无信无义，大

日本帝国将考虑采取断然措

施。 ”张作霖不怒反笑

:

“你想吓

唬我？ 老子当年刀头上舔血，

死人堆里打滚，什么样的阵仗

没见过？你明天宣战都可以。 ”

说完就走，将芳泽晾在一旁。

晚上，张作霖又让秘书起

草了一份通知，要求日本侨民

在接到通知的第二天十二点

之前一律撤出东北， 过了时

限，东北当局将一概不负责其

安全。 这无疑是向日本开战的

信号。 芳泽反而慌了手脚，第

二天一大早他就来到大帅府，

劈头就问

:

“难道你真要打仗，

准备打多少年，是不是要打个

十年八年的？ ”说这话时，他的

声音都打颤。 没想到张作霖却

是不真不假地回答道

:

“没年

头，头天打仗，第二天我死了，

也就不管了。 ”“大帅今后可不

能这般将大事当儿戏，会造成

大误会的。 ”芳泽揉着心口，才

觉得踏实了不少。

然而，“弱国无外交”。 张

作霖的这些雕虫小技只能得

逞一时， 不幸如王永江所言

:

“日本人不好缠啊”。 他们步步

紧逼， 尽管张作霖一再拖延，

撒泼耍赖，但最终还是签订了

出卖东北路权的密约。 据说张

作霖签字时浑身都在发抖，毕

竟天良未泯，内心有愧，他在

心里狠狠骂道

:

“狗日的小日本

让我没脸见祖宗了，待老子哪

天缓过气来， 来个死活不认

账，又能怎么着？ ”张作霖的态

度不断地反馈到日本的政军

两界，他们一致认为，张作霖

不易驯服，尤其是关东军的一

批“少壮派”军人，提议干脆对

张作霖实行“肉体上的消灭”，

乘乱占有东三省。 关东军高级

参谋河本大佐是个狂热的军

国主义分子，他已经打听到了

张作霖乘坐的专列运行路线

和出发时间，一个罪恶的计划

开始酝酿……

1928

年

6

月

3

日晚，月色

如水，张作霖终于离开了中南

海。 临行前，奉天宪兵司令齐

恩铭打来电报，提醒他日本人

最近在老道口一带有异动，请

大帅注意安全。 张作霖不以为

然，还回电训斥。 当时，张学良

也在一旁劝道，不如改乘汽车

从古北口出关，张作霖摆摆手

:

“不要大惊小怪， 一路上都是

自家兄弟守卫， 可以放心的，

走公路太颠簸，我这把老骨头

会被抖散了架喽。 ”

一代枭雄张作霖终于没

能逃过日本人的黑手，他坐的

列车在皇姑屯被炸，他的生死

兄弟、东北第二号人物吴俊升

当场被一根大铁钉穿脑而死。

张作霖双腿被炸断， 血流不

止，被齐恩铭等人紧急送回大

帅府抢救。 他虽然身负重伤，

但神志清醒，硬挺着交待了后

事

:

“我受伤太重， 两条腿都没

了，恐怕不行了！ 让小六子快

回来，要以国家为重，好好地

干， 我这臭皮囊不算什么，叫

小六子快回沈阳！ ”

爆炸发生

5

个小时后，东

北王张作霖因伤势过重，抢救

无效死去。 张作霖死后，大帅

府按照他事先的安排，秘不发

丧，直到张学良装扮成士兵模

样， 从关内前线赶回沈阳，大

帅府才正式宣布张作霖的死

讯。（上图为张作霖照片，下图

为张作霖被炸现场）

（摘自《民国十大军阀大

结局》）

▲最辉煌时:

第二次直奉战争

大胜， 挥兵占领

半个中国。

▲最伤心事:

郭 松 龄 发 动 兵

变， 以为是张学

良在幕后指使。

▲最高职务:

北京政府安国军

总司令。

▲最痛苦事:

被日本人威逼签

下出卖东三省主

权的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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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

1875

年

3

月

19

日生于辽宁海城县北小洼村。

早年父亲暴卒，他早早地就品

尝到了人间的艰辛，也曾厮混

于赌场，也曾提篮小卖，也曾

投身军营， 也曾干过兽医，最

终落草为寇。 那土匪也不是好

干的， 张作霖使尽了浑身解

数，才拉起了一支几十人的队

伍，离出人头地，还差得远呢。

绿林招安

他开始另想出路

:

“自古造

反招安是升官发财的终南捷

径， 干绿林绝没有大出息，到

头来瓦罐不离井上破，将军难

免阵中亡， 不是被官府剿灭，

就是遭同道黑手，两者必居其

一。 ”于是，他设局绑架了盛京

将军増祺的三姨太，借机表明

愿接受招安。 增祺立马奏明朝

廷， 又去书新民府知府增韫，

让他着手收编张作霖旧部。

张作霖没有让朝廷失望，

向昔日的绿林兄弟亮出了刀

子，接连灭了海沙子、张海乐、

陈殿文、李二皇上、侯老疙瘩

等十几股土匪。 不久，张作霖

官星高照，连升数级，成了奉

天省巡防营前路统领，从一介

普通军官成为省城军界的实

力人物。

见风使舵

辛亥革命爆发后， 东北

也是政局动荡，这时的张作霖

已是关外练兵大臣， 赏戴花

翎。 朝廷如此皇恩浩荡，就指

望张作霖能知恩图报。 张作霖

从来不是大清朝的忠臣，眼见

清王朝气息奄奄，他才不会殉

葬呢

:

“妈拉个巴子， 这江山姓

爱新觉罗， 又不是我老张家

的。 ”所以，当袁世凯将溥仪小

皇帝逼出了紫禁城，他只是袖

手旁观。 不久，又主动上折，表

示臣服

:

“愿负弩前驱， 惟大总

统马首是瞻。 ”

最初袁世凯对张作霖也

是抱有警惕的，因为奉军不属

于北洋嫡系， 所以必须裁抑，

但张作霖已尾大不掉，急切间

奈何他不得，因此使出了一招

调虎离山、 明升暗降之计，由

陆军部发表张作霖为护军使，

开赴蒙古。 接到命令，张作霖

大怒，拒不就职，他提醒袁世

凯， 不要玩花样

:

“中央欲以护

军使、将军等职相待，此等牢

笼手段，施之别人则可，施之

作霖则不可。 ”他甚至对目前

的地位也不满意，要弄个奉天

都督干干。

面对张作霖的强硬，袁世

凯始料未及。 但张作霖也不是

尽玩硬的， 他派人带着厚礼，

找到已调任回京的老上司赵

尔巽为他在袁世凯面前说项，

赵尔巽是个老官僚，说出话来

滴水不漏， 句句打动袁世凯

:

“嗬，那张作霖是个粗人，大总

统不必与他计较，这个人不像

孙文，有什么高尚理想，他是

有奶便是娘， 只要以利饵之，

就会死心塌地跟着大总统走

的。 ”袁世凯暗暗点头，如果张

作霖真是个见利忘义的人，倒

不可怕， 大不了多扔几块骨

头。 于是他拍了一份电报，召

张作霖进京，要当面考察。 只

要看出对方脑后有反骨，立斩

无疑。

张作霖也知道袁世凯心

狠手辣，但不敢不应召，否则

袁世凯定不饶他。 他一路上忧

心忡忡，到了京城，大把撒银

子，将袁世凯身边的人收买个

遍，于是大家都夸张作霖是个

够朋友的汉子。 袁世凯召见张

作霖的地点是在中南海的怀

仁堂。 刚一见面，张作霖就扑

通跪了下去， 磕头如捣蒜一

般，只差呼万岁了。 礼多人不

怪，这一通头磕得袁世凯大为

舒畅，于是拉起张作霖坐下叙

话，未谈上几句，袁世凯差点

笑出了声，这张作霖果然是个

粗人，左一句“妈拉个巴子”，

右一句“操他个祖宗”，活脱脱

一个山大王形象。 袁世凯此时

警惕全无，他让人拿过一把军

刀，递给张作霖

:

“从此以后，东

北的事情就靠雨亭兄多费心

了。 ”

至此，张作霖的神经才松

弛下来，在当今世上，能和袁

世凯斗心眼而不落下风者，寥

寥无几，他张作霖算一个。 在

他的百般钻营下，袁世凯终于

任命他为暂时署督理奉天军

务并兼巡按使，成了名正言顺

的奉天第一人。

浑水摸鱼

张作霖虽出身草莽，却懂

得爱惜人才。 平心而论，他有

别于一般的山大王，并不是只

醉心于打家劫舍的勾当。 他有

野心，有抱负，向往着干一番

轰轰烈烈的事业。 他踌躇满

志，白山黑水已经容纳不了他

的野心，关内的大好河山吸引

着他。 张作霖不满足只做一个

“东北王”。

不久，他就寻到了插手中

央的机会， 直皖两系发生矛

盾。 刚由皖系捧上台的北京政

府大总统徐世昌连忙请来张

作霖当调解人。 张作霖得意洋

洋地来到了北京，他这个调解

人有点偏心，骨子里是倾向直

系的，所以，他也顺着直系提

出的解决争端的意见，要求罢

免徐树铮。 见张作霖如此偏袒

直系，徐树铮牙一咬，起了杀

心， 幸好段祺瑞不忍下手，张

作霖这才抽身逃掉。 死里逃生

的张作霖不禁怒从心中起，立

马和直系结成同盟，以“清君

侧” 的名义要求罢免徐树铮，

向皖系宣战。 直皖战争由此爆

发， 奉系虽然也加入了战团，

但张作霖取巧惯了， 吩咐部

队， 只在一旁鼓噪呐喊即可，

苦活重活全留给吴佩孚去干。

战事进行得异常顺利，吴

佩孚不愧“常胜将军”的美誉，

只五天就将皖系军队打得落

花流水，一直在作壁上观的奉

军也顺势痛打落水狗，带兵的

首领张景惠高声大嚷

:

“弟兄们

手脚放麻利些，把老段的家当

都给我划拉过来。 ”这一票，张

作霖赚大了，皖系停在南苑机

场的十二架飞机都被他弄进

了关外，军火辎重装满了百十

节车皮，就连两个探照灯也从

直军手中抢过来。 气得吴佩孚

大骂

:

“真碰上了群活土匪，连

两个破灯都不放过。 ”随着皖

系集团的衰弱，曹锟、张作霖

成了执掌北京政府的双驾马

车，两人还结成了儿女亲家。

对于曹锟，张作霖并不放

在心上， 此人不过中人之资，

平庸得很，倒是他手下大将吴

佩孚不好糊弄。 因此三番五次

挑拨曹吴的关系，每逢他与吴

佩孚发生争执，总是逼着曹锟

表态

:

“是亲戚亲， 还是吴佩孚

亲？ ”别看曹锟资质平庸，但他

心知肚明，眼前的一切都是吴

佩孚打出来的，所以他绝不答

张作霖的腔， 只是嘿嘿一笑，

不置可否。

张作霖与吴佩孚的矛盾

迅速升级， 他向曹锟要求，约

束吴佩孚的职权，让出直系平

汉线以北的地盘，让梁士诒内

阁复职。 张作霖知道这三个条

件曹锟一条都不能接受，他要

的就是这个效果，让曹锟主动

翻脸，他相信以自己的实力能

摆平直系，这江山得由他张某

人一人坐着才过瘾。

战幕徐徐拉开，这一仗打

得异常激烈，奉军本来实力上

占有优势， 但吴佩孚更会用

兵，尤其是将炮兵指挥得出神

入化。 剽悍善战的东北军在吴

佩孚面前失去了自信，满盘皆

输。 幸亏少帅张学良和大将郭

松龄带着奉军主力第三军、第

五军在山海关门口拼死抵抗，

不然吴秀才真能端了张作霖

的老窝。

望着溃败的队伍，张作霖

心中滴血，这是他出道以来遭

遇的最大失败，原以为可以逐

鹿中原争天下，却没料被吴佩

孚一巴掌扇回了老家。 这反而

激起了他的争雄好胜之心，他

要报这一箭之仇。 于是卧薪尝

胆，整军经伍，治理地方。 王永

江果然是个人才，没冤枉张作

霖为了他得罪了昔日好友汤

玉麟，将奉天省治理得井井有

条，数年之间，不仅将奉天省

所欠外债全部还清，钱库里还

存了

1100

多万， 喜得张作霖

逢人便讲， 养着个王永江，就

像供着个“财神爷”。

美梦成真

张作霖这边磨刀霍霍，那

边的曹锟政权却是纸醉金迷，

还弄出了“贿选总统”的丑剧。

吴佩孚则打着“武力统一”的

旗号，到处树敌。 张作霖看着

复仇的时机成熟， 挥兵跃马，

向曹锟发出挑战书。 吴佩孚冷

冷一笑

:

“手下败将， 何足逞

勇。 ”他也太托大了，以为可以

一举荡平奉军，连个周密的作

战计划都没有，就匆匆领兵上

阵。 战至正酣处，直系大将冯

玉祥却因为与吴佩孚的矛盾

而暗中和奉军勾搭， 阵前反

戈，发动“北京政变”。 变生肘

腋， 曹锟连反抗的机会都没

有，束手就擒，成了阶下囚。 这

一突然变故，让吴佩孚猝不及

防， 直军战线也就此土崩瓦

解。“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

郎今又来。 ”张作霖好解气，好

得意，敲着得胜鼓，再度进京。

一个马贼，竟然成了北京的主

人。

待奉军大举入关后，他又

硬生生将冯玉祥逼出了北京，

他不喜欢卧榻之旁有人酣睡。

冯玉祥又岂是吃素的，他竟将

奉军大将郭松龄拉到了自己

一边，给张作霖来了个透心一

枪。 郭松龄是奉军中的实力

派，他掌握的第三军团是奉军

的绝对主力，与少帅张学良情

同手足，为莫逆之交。

郭松龄反戈，张作霖又惊

又怕，一腔火都发到了张学良

身上， 曾公开发电曰

:

“我与张

学良今生父子，前世冤仇。 ”他

甚至有点怀疑张学良是否和

郭松龄串通一气，于是致电儿

子，竟称

:

“汉卿先生阁下，我能

不死吗？ ”接到电报，张学良吓

了一跳，哪有老子称儿子为先

生的， 他知道父亲误解他了，

急得立即上了前线，和昔日挚

友拼了个你死我活，以此洗刷

所受的冤屈。

张作霖老了，通过郭松龄

事件，可以看出他已不复往日

的那种机警，那种天不怕地不

怕的泼皮劲。 他举棋不定、一

夕三惊，全没有了三军主帅的

沉稳， 好几次准备通电下野，

甚至要烧了大帅府逃命。 日本

人乘他六神无主之时，提出一

连串苛刻要求，表示只要张作

霖能够满足他们的条件，关东

军将解决目前的局面。“火烧

眉毛顾眼前”， 张作霖忙不迭

地点头， 也不去考虑其中厉

害。 日本人见他答应得爽快，

于是出兵干涉，先阻其进兵路

线，复乘奉郭双方在巨流河会

战之时袭扰，终于导致郭部功

败垂成，让张作霖躲过一劫。

然而张作霖内心并不轻

松，他和日本人签订的那份密

约像块石头压得他喘不过气，

王永江跺着脚责备说

:

“大帅欠

考虑了，这份条约就跟‘二十

一条’差不多呀，一旦公布，还

不被老百姓给骂死。 ”“狗日的

给小日本骗了， 不过那个时

候，明知它是杯毒药，也得仰

着脖子喝呀。 ”张作霖无奈地

拍着自己的脑门说。 见王永江

还是不能释然， 他安慰说

:

“到

时候我们给他来个不认账，就

说我姓张的一人说了不算，还

要议会批准。 大不了，日本人

说我耍赖而已。 ”王永江摇摇

头，“怕是日本人不好缠啊。 ”

悔不当初

日本人趁火打劫，张作霖

悔不当初。 转眼间， 已到了

1928

年的初夏，张作霖这段日

子过得好心烦，虽然前不久被

部下推戴为“中华民国陆海军

大元帅”， 组织起北洋军阀最

后一个小朝廷———安国军政

府，过了把“皇帝”瘾，但总让

人有种沐猴而冠的感觉。 那天

“登基”典礼上，在北京的外国

公使对张作霖根本不在乎，到

场祝贺的寥寥无几，即便来了

也是便衣简从，嘻嘻哈哈。 他

们都把眼睛盯向了成立不久

的南京政府， 以为它潜力无

限，将是未来的中国主宰。 张

作霖想到这里就生出后悔，两

年前发动北伐时，他以为有吴

佩孚、 孙传芳在前面顶缸，乐

得坐山观虎斗， 收渔人之利，

没有加入战团。 没想到北伐军

各个击破，不到两年的时间就

打到了他的帐前，奉军全线崩

溃，已呈兵败如山倒之势。 当

年平定郭松龄造反时写下的

那纸卖国协定，日本人要求他

立刻兑现。 日本公使芳泽诱惑

他说，只要大元帅满足了大日

本帝国的要求， 有什么困难，

大日本帝国不会袖手旁观的。

张作霖这次不上当了，他

曾对人说:“做马贼， 做土匪都

无关紧要， 成则为王败则贼，

混出了名堂就一切都好说。 但

千万不能做汉奸，那是死后留

骂名的。 ”从他的内心里，也并

不在乎日本人，不过是利用而

已，为了达到目的，有时不免

抛出点甜头， 让对方上钩，但

是否兑现又是一回事了。

芳泽公使耐住性子

:

“贵国

有句古话，君子一言，驷马难

追……”张作霖摆手打断了芳

泽的话

:

“我不是君子， 你们背

后都骂我是马贼，为什么要跟

马贼打交道？ ”芳泽也恼火起

来

:

“似大帅这般无信无义，大

日本帝国将考虑采取断然措

施。 ”张作霖不怒反笑

:

“你想吓

唬我？ 老子当年刀头上舔血，

死人堆里打滚，什么样的阵仗

没见过？你明天宣战都可以。 ”

说完就走，将芳泽晾在一旁。

晚上，张作霖又让秘书起

草了一份通知，要求日本侨民

在接到通知的第二天十二点

之前一律撤出东北， 过了时

限，东北当局将一概不负责其

安全。 这无疑是向日本开战的

信号。 芳泽反而慌了手脚，第

二天一大早他就来到大帅府，

劈头就问

:

“难道你真要打仗，

准备打多少年，是不是要打个

十年八年的？ ”说这话时，他的

声音都打颤。 没想到张作霖却

是不真不假地回答道

:

“没年

头，头天打仗，第二天我死了，

也就不管了。 ”“大帅今后可不

能这般将大事当儿戏，会造成

大误会的。 ”芳泽揉着心口，才

觉得踏实了不少。

然而，“弱国无外交”。 张

作霖的这些雕虫小技只能得

逞一时， 不幸如王永江所言

:

“日本人不好缠啊”。 他们步步

紧逼， 尽管张作霖一再拖延，

撒泼耍赖，但最终还是签订了

出卖东北路权的密约。 据说张

作霖签字时浑身都在发抖，毕

竟天良未泯，内心有愧，他在

心里狠狠骂道

:

“狗日的小日本

让我没脸见祖宗了，待老子哪

天缓过气来， 来个死活不认

账，又能怎么着？ ”张作霖的态

度不断地反馈到日本的政军

两界，他们一致认为，张作霖

不易驯服，尤其是关东军的一

批“少壮派”军人，提议干脆对

张作霖实行“肉体上的消灭”，

乘乱占有东三省。 关东军高级

参谋河本大佐是个狂热的军

国主义分子，他已经打听到了

张作霖乘坐的专列运行路线

和出发时间，一个罪恶的计划

开始酝酿……

1928

年

6

月

3

日晚，月色

如水，张作霖终于离开了中南

海。 临行前，奉天宪兵司令齐

恩铭打来电报，提醒他日本人

最近在老道口一带有异动，请

大帅注意安全。 张作霖不以为

然，还回电训斥。 当时，张学良

也在一旁劝道，不如改乘汽车

从古北口出关，张作霖摆摆手

:

“不要大惊小怪， 一路上都是

自家兄弟守卫， 可以放心的，

走公路太颠簸，我这把老骨头

会被抖散了架喽。 ”

一代枭雄张作霖终于没

能逃过日本人的黑手，他坐的

列车在皇姑屯被炸，他的生死

兄弟、东北第二号人物吴俊升

当场被一根大铁钉穿脑而死。

张作霖双腿被炸断， 血流不

止，被齐恩铭等人紧急送回大

帅府抢救。 他虽然身负重伤，

但神志清醒，硬挺着交待了后

事

:

“我受伤太重， 两条腿都没

了，恐怕不行了！ 让小六子快

回来，要以国家为重，好好地

干， 我这臭皮囊不算什么，叫

小六子快回沈阳！ ”

爆炸发生

5

个小时后，东

北王张作霖因伤势过重，抢救

无效死去。 张作霖死后，大帅

府按照他事先的安排，秘不发

丧，直到张学良装扮成士兵模

样， 从关内前线赶回沈阳，大

帅府才正式宣布张作霖的死

讯。（上图为张作霖照片，下图

为张作霖被炸现场）

（摘自《民国十大军阀大

结局》）

乱世枭雄张作霖


